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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成“夺命”，户外极限运动缘何守不住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郑明鸿、朱青

8 月 25 日，经过现场搜救人员确认，两天前
在贵州省关岭县滴水滩瀑布进行瀑降遇困的两
名探险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悲剧的发生，让原本
“小众”的户外极限运动，再次成为公众热议
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户外极限运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传入我国后，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
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类别。与传统体育项目相比，
它不仅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强调人们在跨
越身心障碍后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但时有发生的伤亡事故，让这类危险系数颇
高的极限运动充满争议。

专业人士认为，近年来户外极限运动之所以
事故频发，是由于越来越多不具备相关技能的人
参与其中。

此外，随着这类运动热度增加，部分专业培训
机构降低标准，开办各类速成班，也是导致户外极
限运动事故多发的原因之一。

“小众”的快乐

今年 51 岁的李明松，还在部队当兵时，他就
喜欢节假日背着背包去探险。1991 年退伍后，有
了更多时间去了解和学习户外极限运动。

“很多项目都玩过，比如探洞、攀岩、潜水
等。”李明松说，最近这几年玩得最多的是滑翔伞
飞行。

“没有精良的户外装备，就不可能完成高难度
的户外极限运动。”在李明松看来，这类运动能充
分体现一个国家的体育装备能力，甚至是经济实
力。正是受经济因素制约，户外极限运动很长时间
内都比较“小众”，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参与其中。

天眼查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
极限运动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由8000家增长至近3
万家，仅2019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就有4200家。

拥有近30年户外探险和救援经验的樊黔，是
滴水滩瀑降路线的开辟者之一。“在城市的喧嚣和

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向往自然，寻找机会亲近自
然、享受自然，这是非常正常的需求。”他说。

“我最开始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就是想挑战大
自然，希望发现更多的地球奥秘。”樊黔说，随着年
龄增长和知识积累，他更享受运动过程中那种融
入自然、享受自然、敬畏自然的感觉，“让我懂得生
命的真正意义”。

李明松则认为，户外极限运动可以让参与者换
一个角度看世界。“这类运动带给了我乐趣、健康，让
我能和自然界中很多神奇的景观零距离接触。”

“挑战”成“夺命”

2017年11月8日，自称“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
一人”的吴永宁，在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楼，26
岁的生命戛然而止；2020年5月12日，一名女翼装
飞行员在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翼装飞行时，因偏离
计划路线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极限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极限，就是因为它是

对参与者潜能的挑战。”李明松说，参与者在开始
运动之前，应进行谨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不理
想，就应该果断放弃，“一次成功的挑战，绝对是有
计划、有步骤的”。

贵州省六盘水市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余天亮
说，户外极限运动事故，每年都会发生。参与者人
越来越多，但欠缺专业技能和知识，是事故多发的
主要原因。

“以登山为例，专业培训资源大多集中在各级
登山协会，普通人较难接触到专业培训。”余天亮
说，部分户外极限运动参与者，往往自我感觉良
好，但遇到突发情况时，就没有体力和专业知识完
成脱困，“户外极限运动真的需要系统训练”。

余天亮用数据对比了专业玩家和业余爱好者
的差距。

前段时间他参加了四川四姑娘山大峰（海拔
5025 米）速攀比赛。从景区售票处出发，他用时 3
小时登顶，下山则用了 1 小时 37 分钟，全部用时
不到 5 小时。

“这段距离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需要两天
时间，而且还不是很轻松。”他说。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媒体普及后，户外极限
运动有了更多渠道和展现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但部分网友往往看见别人轻松完成某项极限运
动，忽视了其背后的努力，认为自己经过简单训
练也能挑战。

在某些视频中，有些极限运动员为了吸引
眼球，故意做出夸张动作，也会误导网友。

“喜欢户外极限运动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有
一些知识和体能储备。达到了什么级别，再去参
与该级别对应的活动，做和自己能力相应的
事。”贵州蓝天救援队队长王毅说。

事实上，8 月 23 日，樊黔也带领另一支探
险队去了滴水滩瀑布。到达后，樊黔发现当天滴
水滩瀑布水量过大，便放弃了瀑降活动，“我必
须对参与者的生命负责”。

在李明松看来，樊黔是明智的。“当时的水
量比我去救援时至少要大一倍。在那种情况下，

就算遇难者选择的路线没有问题，也不应该进
行瀑降，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取消活动。”

李明松也是滴水滩瀑降线路的开发者之
一。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向外推广。“这条线路
很漂亮、很壮观，但穿越这条线对参与者的能力
要求很高，还需要很好的领队。”

技能求“速成”

记者采访发现，在户外极限运动培训逐渐
市场化后，出现了培训机构盲目开办“速成班”
等乱象，威胁该类运动的健康发展。

“这容易误导参与者，让他们觉得户外
极限运动很简单。”李明松说，户外极限运动
的水平依赖长期训练，速成班仅仅是告之
方法。

樊黔建议，在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培训或相
关活动时，一定要选择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俱
乐部。

据他观察，目前市场上部分户外极限运动
俱乐部，存在无相关资质、无专业领队、无完备
应急预案的“三无”乱象。有些对线路、时间和地
点的选择都不规范，甚至出现不购买保险或者
购买无效保险等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超过两成的极
限运动培训企业存在过经营异常，近3%的相关
企业受到过行政处罚。

安徽省黄山市山越应急救援中心主任于三
忠坦言，比起速成班，所谓的“传帮带”同样值得
警惕。

“一些‘大咖’或者‘大师’带了很多徒弟。这
些徒弟往往不愿意花时间系统学习，认为跟着

‘师父’玩两天就能掌握技巧，实际上对器械、技
术和理论的掌握都是欠缺的。”于三忠不无担忧
地说。

共系“安全绳”

2019 年 6 月 16 日，59 名驴友被困浙江省
永嘉县十二峰，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搜救，才最终
全部获救；

2019年8月，深圳蓝天救援队队员许挺秀、
尹起贺在广东省惠东县白马山救援野外溯溪的
驴友时，遭遇山洪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李明松认为，不止一起事故表明，盲目参与
户外极限运动，不仅容易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
至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户外极限运动从业者，应通过亲身体
验，告诉参与者如何正确参与户外极限运动，让
他们在参与这类运动中学会尊重自然、敬畏
生命。

樊黔等业内人士建议，户外极限运动作为
一项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不应成为
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绊脚石”，亟须相关部门
出台法律法规，以规范发展。

“国内户外极限运动已经上了快车道，不会
因个别意外事故而停止脚步，所以加快规范户
外极限运动显得尤为重要。”樊黔说。

编辑黄海波

本报记者王井怀、谭畅、黄江林

不久前，13 家企业、36 名个人因行贿等问
题，被湖南省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并
通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再次引起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探索18年
后仍然没有“成年”：一方面是国家级行贿人黑
名单目前暂停使用，各地仍在不停摸索；另一方
面是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关的惩戒体系尚未
健全。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
人黑名单制度未来走向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暂停的“黑名单”，不暂停的探索

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36 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
“黑名单”。自名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们将受到
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强
化税收监控管理等联合惩戒。这被外界解读为地
方版的“行贿人黑名单”。

“我们正开展专项行动对招投标领域乱象

进行系统性整治，对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
联合惩戒就是措施之一。”湖南省纪委监委政策
法规室主任钱胜说，“这个联合惩戒不是直接针
对行贿的，但对行贿人肯定有一定的警示作
用。”

钱胜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出于案件突
破的需要，对行贿人采取从宽的政策，一些行贿人
在交代问题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有的转身又故
技重施、毫不收敛。“很有必要多措并举，加大对行
贿行为的查处力度。”他说。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执法人员和专家估计，“查
处10起贿赂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为此，我国
近年来一直探索对行贿人的惩罚机制，其中就包
括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自 2002 年由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检察院率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 18 年时间。

2012年，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即全国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不过，记者日前查
询发现，这一查询系统已经暂停服务。

海南等多地检方，在2018年发布通告称，接高
检院案管办通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
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通知详细解释道：（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中）
反贪部门从检察院转隶到纪委部门后，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工作已与检察职能不符，检察机关掌握
的行贿犯罪档案记录和行贿信息已不完整，客观
上无法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贿犯罪档案和行贿
信息查询，基于以上原因，行贿档案查询工作不宜
继续开展。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东部某市和中部某省的
检察院和纪委部门，检察院表示不清楚目前该系
统的运行情况；纪委部门解释说，该系统并未随机

构改革转到本部门。
不过，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的探索并没有

停止。
近年来，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

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
立“行贿人黑名单库”，并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选
举挂钩；国家医保局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业
贿赂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净化腐败土壤起到
很大作用，各地不停推出新措施，说明对这个制
度还是有需求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说。

孤独的“黑名单”，撑不起的惩罚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已经暂停的全国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是各地正在探索的黑
名单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显得更加
滞后。

曾在检察、纪检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
新林介绍说，此前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

一方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
的大多是已经判决的案例，一些行贿人已受到
处罚，大多离开相关行业领域，“相关部门期望
这一系统对行业内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甄别，意
义有限”。另一方面，在现实执行中，一些主管部
门要求企业“自证清白”，必须出具“无行贿记录
证明”才能参与相关工程，无形中反而增加了企
业负担。

庄德水介绍说，即便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
行惩罚，企业也容易“金蝉脱壳”。几年前，东部
某市检方对“行贿犯罪档案”中 3 家犯有单位行
贿罪的企业进行跟踪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
立了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原先“犯事”的公司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壳。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在政务数据资源领
域，一些部门、行业对行贿人、行贿企业相关情
况等信息专享的权属观念较重，客观存在数据
壁垒、信息孤岛等现象。这些都导致了行贿人黑
名单没有翔实的权威数据作为基础。

钱胜认为，如果不能对行贿市场主体进行

有效惩戒，他们很可能“华丽转身”，继续行贿，
再次对政治生态形成污染。

行贿人的日子比老赖还轻松？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雷勇
等专家公开表示，与受贿犯罪相比，过去一段
时期行贿犯罪查得相对少一些，影响了对贿赂
犯罪的整体打击效果，“行贿犯罪是贿赂犯罪
源头之一，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巨
大”。

庄德水等专家也认为，老赖上黑名单后，生
活受到各种限制，但行贿人上黑名单后，金蝉脱
壳后还能照常过日子，需要加大对行贿人的
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尽快启动全国统一的
行贿人黑名单平台。目前各地自建黑名单制度，
由于信息互不联通，容易让行贿人钻空子，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新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技术，与公安、检
察院、纪委、工商等系统对接，对目前的全国性
统一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升级。”庄德水认为，
新的黑名单不应该只有查询功能，更重要的是
要利用大数据对行贿的重点行业、环节等特点
进行全面分析，为预防腐败提供决策支持，使之
成为反腐利器。

同时，加强对公司股东身份的审查。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管友军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善公司、企业登记管理
制度，加强对公司股东真实身份和资信的审查，
建立统一并联网的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记载
的诚信度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门槛。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防止行贿人一再借壳开设公司而“复
活”，最终让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彭新林认为，在大力推行
黑名单制度与市场准入、贷款、信用评级等制
度衔接的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
引导企业把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纳入企业合
规管理之中，为企业行贿上黑名单设立一道防
火墙。

编辑黄海波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 年仍未“成年”

漫画：曹一

近年来户外极限运动之所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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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能的人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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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体能储备。达到了什么级别，

再去参与该级别对应的活动

户外极限运动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但不应成为节约社会资源的“绊

脚石”，亟须出台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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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黑名单平台，防止行贿人钻空子，

也能避免各自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

▲ 8 月 25 日，李明松（左二）和其他救援人员在关岭县滴水滩瀑布救援。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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